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蓓根的五亿法郎

福从天降

和蔼可亲的沙拉占医生躺在一张皮背靠椅上， 拿着一张刚出版

的报纸仔细地看着。
看报纸是沙拉占医生每天的消遣方式， 不过他更愿意把这件事

情看成是一种上好的休闲方式。
沙拉占医生的年纪已过五十， 即便如此， 他脸上的皱纹却没有

多少， 他养尊处优， 生活得无忧无虑， 这就很好。 他长得五官端正，
穿着打扮也很绅士。 他的为人很好， 跟他交往过的人都觉得他特别

亲切。
他现在住在一家旅馆里， 住旅馆是一种享受， 他的生活观是过

好每一天， 尽量不要让自己留下什么遗憾， 特别是在生活方面。
沙拉占在事业上也很成功， 这不， 在刚买回来的 《每日新闻》、

《每日邮报》、 《泰晤士报》 上， 到处都刊登了他前些天在国际卫生

学会大会上所作的关于 “血球验算” 报告， 这很了不起了。 他看着

报纸， 会心地笑了。
沙拉占医生轻轻地把报纸放到一旁， 起身走到餐桌上拿了些美

味可口的点心吃了起来。 他觉得味道很好， 马上又吃了一些。 他此

时的心情很愉悦， 吃了一些东西后， 又重新坐回皮背靠椅上拿起报

纸细读了起来。
“写得真好， 文笔不赖！”
他情不自禁地赞扬起报道他的记者来了。 他的英语讲得不是很

流利， 因为他是法国人， 他正在努力学习英语。 那天作医学研究报

告的时候， 他用的是法语， 他也只能用法语， 因为 “血球验算” 这

样的医学研究成果不是英国人取得的， 而是他， 一个爱国的法国医

·３６５·



八
十
天
环
游
地
球
︓

凡
尔
纳
科
幻
故
事
精
华

◎

生。 那天作报告时， 他的心情非常激动， 今天再看到报道自己的文

章时心情仍然激动异常。
这时， 有人敲了敲他的门： “请问， 这是沙拉占医生的房间吗？”
“是的， 有什么事？”
“对不起， 打搅一下， 我能进来吗？”
“请进！”
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推门走了进来。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沙拉占医生问道。
“请允许我把这张名片交给你。” 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名

片。 沙拉占医生站起来接过它看了看， 脸上立刻现出了惊讶的神态，
名片上写着：

查尔普先生， 法律顾问。
伦敦安普登南路 ９３ 号

沙拉占医生不解地问道： “对不起， 我跟查尔普先生素未谋面，
从不相识， 你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是这么一回事， 尊敬的沙拉占医生。 查尔普先生现在就在你的

门外等候你， 他希望跟你当面谈一谈。”
“喔， 是吗？ 真不好意思， 查尔普先生可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

物， 快请， 快请！” 沙拉占医生虽然还没有弄清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 但是他还是很有礼貌地对远道而来的拜访者发出了邀请。
“谢谢， 请稍等一会儿。” 年轻人出去了。
不一会儿， 刚出去的年轻人又领进来一个年轻人。
沙拉占医生看着走在后面的那个年轻人， 长得非常清瘦， 瘦成

了皮包骨， 这样的长相有点恐怖， 没见过世面的人会误认为他不是

好人。 不过他的眼睛倒显得特别精神， 打扮也很绅士， 只是人长得

很不绅士。 他手上还提着一个漆皮旅行包， 包里面鼓鼓的， 很显然，
包的重量可不轻， 但那个年轻人提起来却丝毫不显得吃力。

那个年轻人快步走进沙拉占医生的房间， 把旅行皮包和头上的

礼帽放好， 还没等沙拉占先生说话， 就先开口说了起来： “请允许我

·４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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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下自我介绍， 本人是威廉·亨利·查尔普， 皮格卡丹律师事务

所的负责人。 请问阁下就是沙拉占医生吗？”
“您说得不错， 我就是。”
“你的全名是弗朗索瓦·沙拉占？”
“您说得一点都没错。”
“你是从杜埃来的吗？”
“我的家乡就在杜埃。”
“您父亲， 叫伊西多尔·沙拉占？”
“是的。”
“可以肯定的是， 你是伊西多尔·沙拉占的儿子。”
很快， 查尔普先生拿出了一个笔记本， 他仔细地看了看， 又

说道：
“伊西多尔·沙拉占于 １８５７ 年死于巴黎第六区拉塔路 ５４ 号埃科

尔旅馆， 该旅馆已关闭了。”
沙拉占一脸的惊讶， 他对查尔普先生说： “你怎么知道的？”
“朱莉·朗热沃尔是你祖母的名字。 她出生在法国的巴勒迪克，

是贝内迪克特·朗热沃尔的女儿， 她于 １８１２ 年去世。 还有， 她还是

第三十六轻兵队的鼓手长雅克·朗热沃尔的姐姐。 当然， 你祖母生

前是一位漂亮的女士， 这是她的照片， 你瞧， 她确实很漂亮。” 查尔

普先生发出了赞叹声。
“你说得很对， 我必须承认你比我更了解我的家族情况。 我的祖

母确实是姓朗热沃尔， 对于我的家族， 我所知的不多。” 沙拉占医生

坦白道。
“朱莉·朗热沃尔和你祖父让·沙拉占是 １８０７ 年离开巴勒迪克

的， 你祖父是在 １７９９ 年迎娶你祖母的。 他们在默伦安定居了下来，
经营着马口铁。 他们在默伦安住了 ４ 年， 也就是在 １８１１ 年， 你祖母

朱莉·朗热沃尔去世了。 你的祖母只生了一个孩子， 叫伊西多尔·
沙拉占， 就是你的父亲。 后来别人便失去了你们家的消息， 直到得

知你父亲在巴黎去世。” 查尔普先生说道。
“后来的事情我知道， 我祖父为了我父亲受到更好的教育， 他们

全家迁到了巴黎。 我父亲后来从医了。 １８３２ 年， 我祖父在离凡尔赛

·５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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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近的帕莱梭去世。 我祖父去世时我已经 １０ 岁了。 我是 １８２２ 年出

生的。” 沙拉占医生补充道。
“哦， 上帝， 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你父亲就只有你一个孩子吗？”
“是的， 我是我父亲的独生子。 在我两岁的时候， 我母亲去世

了， 情况就是这样。 我现在要问你的是， 你把我的身世打听得这么

详细干什么呢？”
“祝贺你， 我尊敬的布赖亚·乔瓦希尔·莫托拉纳脱爵士，” 查

尔普先生很激动， “上帝保佑， 我终于找到你了！”
“这个人真是个疯子， 比疯子还要疯！” 沙拉占医生从内心对查

尔普先生产生了一丝恐惧。
通过沙拉占医生的神情， 查尔普先生能够看出沙拉占医生对他

很不理解。
“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我所说的都有根有据， 并不是无稽

之谈。 你确实是雅克·朗热沃尔男爵的唯一继承人。 雅克·朗热沃

尔于 １８１９ 年成为英国臣民， 在孟加拉总督的保举下被大英帝国封为

男爵。 他的妻子蓓根·高古尔去世后， 他获得了她的财产继承权。
１８４１ 年， 男爵去世， 他唯一的儿子是一个白痴， 在 １８６９ 年去世了。
这个白痴没有留下后嗣， 也没有留下遗嘱。 蓓根·高古尔的遗产价

值约 ５００ 万金镑， 一直在法律的监督下由他人代管。 那个白痴生前

没有动用过这笔遗产， 全存进银行里了。 时隔多年， 现在这笔遗产

已达 ５２７００ 万法郎， 你只要向司法部门提交你的家系证明， 那么签

一张支票就可以把这笔钱提取出来。 我非常愿意今天就替你委托办

理金融业务的卓斯联合公司去支取这笔钱， 你想取多少就可以取

多少。”
沙拉占医生被查尔普这席话惊呆了，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以为这一切都在梦境中， 内心充满了一种不安的情绪， 他问查

尔普：
“查尔普先生， 在你承认你没有开玩笑之前， 我想问一下， 对于

这件事， 你能为我提供什么可靠的证据呢？ 还有， 你是怎么找到我

的呢？”
查尔普先生拍了拍他手中的皮包， 对沙拉占医生说： “证据全在

·６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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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 说到寻找你的经历， 我想可以用 ‘历尽千辛万苦’ 来形容，
这一点儿都不夸张。 为了寻找蓓根·高古尔真正的合法遗产继承人，
我们已经花费了五年的时间。 我们明察暗访了数百个姓沙拉占的家

族， 但一直没有找到伊西多尔的后嗣。 我认为法国肯定再也没有姓

沙拉占的人了。 但事情偏偏有那么凑巧， 昨天早上， 我从 《每日新

闻》 上读了关于卫生学会大会的报道， 竟出乎意料地看到了一个我

从未谋面的姓沙拉占的医生的名字。 我当时意识到， 这是一个重大

的发现， 我马上查看了我所搜集的关于这笔遗产继承案的资料， 才

发现我们竟把杜埃城给漏掉了。 我立刻乘火车赶到布赖顿， 在你散

会出来的时候， 我看见了你。 当时我就明白自己这五年的奔波劳苦

没有白费， 你就是蓓根·高古尔巨额遗产的继承人， 你跟你舅祖父

朗热沃尔长得很像， 我有他的一张照片。 我已经确认无疑了， 整件

事就是这样。”
说到这里， 查尔普先生从他的皮包里找出一张老照片， 让沙拉

占医生看。 沙拉占拿在手上仔细看了起来。 照片上是个身材魁梧的

男子， 一副军官的打扮， 非常威武， 从照片的背景上还隐约可辨战

火硝烟， 以及英武的骑兵队。
“事实胜于雄辩， 我尊敬的沙拉占医生， 没有什么比这些证据更

具说服力了。 现在， 我把这些全留给你。 你随时都可以找我。 当然，
两个小时后我会再来拜访你。”

查尔普先生速度飞快地从皮包里拿出七八卷文件， 其中一些是

印刷的， 另一些是手稿笔录。 他小心翼翼地把文件放到桌子上， 一

边向门口退去， 一边对沙拉占医生祝贺：
“尊敬的布赖亚·乔瓦希尔·莫托拉纳脱爵士， 祝你生活快乐。”
沙拉占医生半信半疑地翻阅起文件来了。
他看文件看得很快， 他完全相信这件事跟自己有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说， 这件事情是真的， 事实的确是胜于雄辩。 其中有一份印

刷文件上这样写道：

关于孟加拉之蓓根·高古尔·德·拉齐那拉遗产无人承继事，
兹向至尊女皇呈禀如下。

·７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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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０ 年 １ 月 ５ 日　 谨呈

蓓根·高古尔的遗产有： 骆驼数匹， 田地 ４３ 皮加尔， 房舍、 庄

园、 村舍数十处， 另外还有各种金银、 珠宝、 武器等等。 这些都是

蓓根·高古尔·德·拉齐那拉继承下来的遗产。 法院对这笔巨额遗

产做了详细的调查： 蓓根·高古尔原是吕克米修王公的遗孀及其财

产继承人。 １８１９ 年再婚， 嫁给了一个名叫雅克·朗热沃尔的法国人。
雅克·朗热沃尔原在法国军队服役， 是第三十六轻兵队的少尉 （鼓

手长）， １８１５ 年离开军队， 在南特港的一艘商船上谋了一个职位。
不久， 他乘船到加尔各答， 王公去世不久， 他获得其寡妻的垂爱，
与之结婚。 因为他在战争年代有突出表现， 孟加拉总督就保荐他为

男爵， 又把布赖亚·乔瓦希尔·莫托拉纳脱的土地封给他。 １８３９ 年

蓓根去世后， 他享有其全部财产。 两年后， 他也去世了。 他们结婚

后只生了一个孩子， 而且还是白痴。 白痴于是得到了法律的保护。
１８６９ 年这个白痴去世了。 他死后的这么多年， 一直都没有人继

承这笔巨额遗产。 在这种情况下， 法院决定采取将这笔财产变卖的

手段将其处理。 ……　 （文件末尾是签名）

另外还有一些文件： 法院的裁决书副本， 财产拍卖证书， 英国

银行的存款单， 以及在法国寻访朗热沃尔后裔的纪实材料。 沙拉占

医生不得不相信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事情的结果就是： 他， 沙拉占，
就是蓓根的法定继承人。 他能合法地继承存放在银行里的那 ５２７００
万法郎， 当然在取出这笔钱的时候， 他要呈交几份正式的出生证和

死亡证。
沙拉占医生现在怎么也不能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面对这么

一笔从天而降的巨额财富， 任何心如止水的人都会心动不已。 现在

他从背靠椅上站了起来， 踱着方步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圈， 最后，
又重新坐回了背靠椅上。 他把那些至关重要的文件又一字不漏地看

了一遍。 看完后， 他把它们放好， 然后拿起一张报纸盖在了自己的

脸上，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就在这个时候， 查尔普先生在外面敲起门来了。
沙拉占医生亲自为查尔普先生开门， 请他进来， 对他说： “请原

·８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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谅我刚才对您的不敬。 衷心感谢您为此付出的辛苦。”
“您太客气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尊敬的布赖亚爵士， 您不拒

绝我当您的顾问吧？”
“不， 不， 我非常欢迎您， 我衷心希望您能帮助我处理这件事。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请您以后别再称呼我什么布赖亚爵士了，
我个人觉得这个头衔有点可笑。” 沙拉占诚恳地说， 查尔普略觉诧

异， 但也没有坚持。
“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查尔普先生说道， “我现在必须马

上回伦敦。 我随时等候您的吩咐。”
“我想把这些文件留下来， 可以吗？” 沙拉占医生问道。
“没问题， 我手上还有副本。” 查尔普先生很快就离开了沙拉占

医生的房间。
现在整个房间里只剩下沙拉占先生一个人了， 他坐到写字台前，

铺开信纸， 写了起来：

亲爱的孩子， 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消息， 我们获得了一笔价

值 ５２７００ 万法郎的巨额财产。 你仔细看一下我附在信中的那两三份

印刷文件， 你就不会说我在说梦话了。 你和我都没有想到的是， 我

原来是一位英国男爵的至亲， 而且还是他的巨额遗产的法定继承人。
我非常清楚， 你得知这个消息后的心情会怎样。 事实上， 我们面对

的是一次大的道德与理智的考验。 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所面临的来

自各方面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这件事情将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
不可否认的是， 它还将从此改变我们现有的生活。 我们先前过的那

种恬静安宁的生活， 今后还会不会存在？ 或许不可能了， 除非是

……我真不敢把我此时的想法告诉你……除非我们利用这笔巨额财

富去制造一种史无前例而又威力无比的科学仪器， 一种为人类文明

服务的工具。 ……这个问题， 我们以后再详细谈一谈吧。 你收到信

后， 立刻给我写信谈谈你的感受。 你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母亲， 你母

亲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女人， 她会冷静地对待这件事情。 至于你的妹

妹， 她年纪比较小， 这件事情应该对她的影响不是很大。 我相信，
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 面对这笔从天而降的巨额财产， 她的情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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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一定是最轻的。 代我向马塞尔问好， 我们未来的计划少不了他的

参与。
你的父亲弗朗索瓦·沙拉占

１８７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于布赖顿

沙拉占医生把信和几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装进了信封里， 然后写

上了收信人姓名以及地址： “巴黎， 西西里帝王路 ３２ 号， 中央工艺

学院学生， 奥克塔夫·沙拉占收。” 他拿起信走出房间， 寄了之后，
便到会场去了。 一刻钟后， 他就把那 ５ 亿法郎全忘了。

同窗好友

沙拉占医生的儿子奥克塔夫·沙拉占不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
他不聪明也不愚蠢， 长相一般， 他的身材并不魁梧， 身体也不是很

强壮， 但是却很健康。 他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 他的

学习成绩在学校里处于中等， 考试的时候常常是比及格好一点点。
他第一次报考中央工艺学院时没有考上， 第二次才勉强考上。 他生

性优柔寡断， 在别人的眼里， 他可有可无， 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
他没有自我主张， 也没有自己的做人原则。 这种人是最普通不过的

人了， 连他自己都感觉自己可有可无。 如果不是碍着父子情深———
这是任何伟大的人物都具有的， 沙拉占医生也许会考虑告诉这个儿

子是不是太轻率了。
但奥克塔夫幸运的是， 他这么多年一直有一个良师益友般的同

学， 与他形影不离， 或许是这人的巨大魅力使奥克塔夫无法离开这

人。 这个精力旺盛而又充满朝气的人就是马塞尔·布吕克曼。 从奥

克塔夫在夏勒马涅读中学开始， 两人就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马塞

尔的各个方面实在比他强多了。 马塞尔 １２ 岁时， 父母双亡， 仅留下

一点遗产够供他读书所用。 除了假期被奥克塔夫带回沙拉占医生家

外， 他几乎一步也不愿意离开校园。
从此马塞尔也几乎成了沙拉占医生家庭中的一员。 他外刚内柔，

感情极其丰富。 而他也把沙拉占夫妇看做自己的亲生父母， 发自内

心地尊敬沙拉占医生和他的妻子， 并热爱他们的已经懂事并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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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做哥哥的女儿。 但是， 他从未说感激的话， 只是凭行动来奉献自

己的热爱， 他积极地干每一项家务， 并时刻教导让娜成为坚强正直

和有见识的姑娘， 并督促奥克塔夫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必须承

认， 后一个任务比前一个要艰难得多， 因为妹妹虽然年少， 但明显

要强于哥哥。 不过马塞尔始终不放弃这种努力。
按照惯例， 每年阿尔萨斯要推选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去巴黎参加

比赛， 马塞尔也是这些优秀人才中的一个。 他尚在少年时， 就表现

出了超凡的体质和智慧。 他刚毅果干， 敏而好学， 又英俊潇洒， 身

体健美。 自踏进校门， 他就下决心要成为各方面的佼佼者： 在体育

场上， 他单杠和篮球成绩突出； 而在实验室中， 他更表现得智慧超

人。 如果这一学年他有一项没受到奖励， 他会认为是自己莫大的耻

辱。 小伙子今年已经 ２０ 岁了， 更长得高大魁梧， 鹤立鸡群。 他以加

倍的刻苦来学习各方面的知识， 他的出类拔萃已引起了一些慧眼识

真材的 “伯乐” 的赏识。 当他和奥克塔夫同时考进中央工艺学院时，
他的成绩排在全校第二名。 他决心在毕业时是全校的绝对第一名。

其实奥克塔夫也是在马塞尔的影响和帮助下才考取中央工艺学

院的。 马塞尔用拼搏努力和奋发向上来鼓励他争取成功。 马塞尔始

终如一地关心和帮助这个优柔寡断、 立场不定的人， 如同雄狮呵护

着一头弱犬一般。 对他而言， 用自己那持久而又旺盛的精力把这棵

弱苗扶持成参天大树， 才不枉了他们一家对自己的恩情。
１８７０ 年他俩正参加期中考试时， 战争爆发了。 由于斯特拉斯堡

和阿尔萨斯战事吃紧， 富有爱国热情的马塞尔刚结束考试， 就应征

入伍了， 成为第三十六轻步兵团的一员。 奥克塔夫也怀着对他的无

比依恋毅然参军了。
在巴黎反包围战的前线， 两个亲如兄弟的战友并肩作战。 马塞

尔在尚比尼右臂挂了彩， 但很快又在比藏瓦尔左臂挂上了奖章。 奥

克塔夫拒绝挂彩因而也没得奖。 其实也不能过于责备他， 在那战火

纷飞的前线上， 他始终跟在马塞尔身后， 顶多被落下 ６ 米。 但就是

这 ６ 米的距离让他没有中弹或得奖。
战争结束， 一切又恢复平静， 两个从战友又变成同学的好朋友

住在学校旁边的小旅馆中， 继续他们的学业。 两个人的房间相连，

·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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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奥克塔夫看得出， 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割让对马塞尔打击很大。
“勇于改正父辈们的过失， 是法兰西青年们的神圣职责，” 他鼓

励自己， “而这需要更加倍的努力奋斗！”
因此， 他起早贪黑地学习、 锻练， 奥克塔夫也被迫跟着做。 两

人一起去上课， 一起走出校门， 回到住处又伏案学习， 只在抽烟或

喝咖啡时才停一会儿。 早上 ５ 点钟起床， 晚上 １０ 点钟才睡觉， 大脑

中的知识充实起来， 眼界也更开阔了。 在课余时间， 他们会去练练

球或看场音乐会， 累了就骑马去韦里埃尔森林舒展一下； 每星期还

去参加两次拳击或剑术比赛； 偶尔也去看场好戏。 不过奥克塔夫却

不大喜欢这些活动， 而对那些低级趣味很感兴趣。 他常常提议去圣

米歇尔酒吧玩玩， 探望一下在那儿 “学法律” 的阿里斯蒂德·勒鲁。
但马塞尔会对他这些愚蠢的想法嗤之以鼻， 所以常常是不得不打消

此念头。
１８７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晚上 ７ 点钟， 这对好友如同往常一样埋头

坐在书桌旁， 桌上只放着一盏罩灯供两人使用。 马塞尔正拿着一道

关于石块切面的几何题兴致勃勃地计算着。 奥克塔夫则全身心地干

着他认为最重要的事： 煮咖啡。 他小心翼翼地操作着， 这是他值得

自夸的为数不多的绝活之一。 在他眼里， 那些枯燥的方程式常把人

弄得头昏脑涨， 他于是拿煮咖啡的时间来自娱自乐。 也许， 他看马

塞尔把方程式排列得太乱了， 而自己则能让开水一滴一滴地从厚厚

的咖啡粉中滤过， 这种不用动脑的活动能让他充分享受那份温馨。
他看到马塞尔这么全神贯注， 仿佛是对自己无言的责备， 于是一个

念头涌上心头， 他想用说话来分散马塞尔的注意力。
“我们该买个咖啡过滤器了，” 他大声说， “这个筛子又旧又笨，

没有一点现代情调。”
“有了咖啡过滤器， 你就能把煮咖啡的时间延长一个小时了。”

马塞尔说完， 继续手中的习题， 并念了出来：
“一个圆顶体的内壁是一个三轴各不相等的半椭圆形， 假设为椭

圆 ＡＢＣＤ， 其中长轴 ＯＡ＝ ａ， 中轴 ＯＢ ＝ ｂ， 而短轴 （Ｏ， Ｏ′Ｃ′） 垂直

于底面并等于 ｃ， 则圆顶体的……”
忽然外面有人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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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塔夫·沙拉占先生在吗？ 这有您一封信！” 旅馆的服务

生说。
可以想象奥克塔夫先生有多么欣喜， 因为这又能延长不少的

时间。
“是我爸爸的信，” 奥克塔夫说， “是他的笔迹……只是一封信，

没有钱……唉！ 有信就行了！”
他掂着信的分量唠叨着。
马塞尔也知道沙拉占医生正在英国。 一星期前当沙拉占从巴黎

路过时， 曾把两个孩子叫到故宫一家餐馆吃饭。 尽管那家在外界闻

名的餐馆早已过时了， 但它仍是沙拉占心目中最好的餐馆。
“如果上面写的是先生在卫生学会大会上的事， 你不妨讲来听

听，” 马塞尔说， “他的做法很明智， 法兰西的学者应该加强与外界

的联系。”
说完这些他又继续他的习题：
“……而外壁也是一个与内壁相似的半椭圆形， 其中心位于 Ｏ′

下面， 但在重线 Ｏ 上， 如果把椭圆的三个焦点 Ｆ１、 Ｆ２、 Ｆ３ 标出， 再

附助作一条双曲线， 则得到共轴……”
突然奥克塔夫惊叫一声， 把他吓了一跳。
“怎么了？” 他看到奥克塔夫的脸色苍白， 不由心往下一沉。
“你自己看吧！” 六神无主的奥克塔夫把信递给马塞尔。
马塞尔将信从头至尾仔细看了一遍， 随后又看了一遍， 又拿起

另外的印刷品浏览了一遍。
“这事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他顺手取过烟斗， 慢条斯理地装烟， 打火， 点烟。
奥克塔夫焦急地等着他的意见。
“你会相信这些吗？” 他声音颤抖着问。
“我为什么不相信？ ……事实都摆在这里， 先生博学多识， 智慧

非凡， 他会轻易上当受骗吗？ 而且还有这么确凿的证据， 我看这是

真的。”
马塞尔已经抽完了烟， 又重新投入学习。 而奥克塔夫则兴奋得

不能再安心煮咖啡了， 更不能冷静地考虑该如何应付了。 但为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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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变得更真实， 他感到应该多说两句。
“噢！ ……这真是飞来的横财呀！ ……你想想， ５ 亿法郎啊， 足

可以震动整个法兰西！”
马塞尔看着他：
“不只是法兰西， 当然， 首先在法国是首屈一指的了， 而且美国

也为数不多， 英国也就有那么五六个， 那么全世界数一数， 也不会

超过 ２０ 个。”
“哦， 还有一个爵位呐！” 奥克塔夫又说， “你看……还是个男

爵！ 我这人并没什么野心， 也不想冒充贵族， 可现在这爵位自己要

加在我头上， 我想叫起来大概比沙拉占要体面些吧？”
马塞尔又点上了烟， 没有言语， 只有烟斗具有讽刺意味地答道：

“啵！ ……啵！ ……”
“话又说回来了，” 奥克塔夫更滔滔不绝， “我看到有的人， 老

爱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一长串虚无的头衔， 觉得很可笑。 现在这真

正的头衔， 一个被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贵族名鉴正式记载的名副其实

的爵位就要加在我头上， 还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但我这种自豪和

高兴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回答他的只有烟斗 “啵！ 啵！” 的嘲讽。
“好朋友， 别这么对待我，” 奥克塔夫随即又满足地说， “血统

毕竟是有用的， 英国人说得对。”
马塞尔一直这么冷冷地看着他， 他只好收敛了一下， 丢下爵位

转而再说那 ５ 亿法郎。
“你没忘记第一堂课吧？” 他这时记忆力出奇的好， “我们的数

学老师比洛姆曾反复地强调： ５ 亿这个数字无比巨大， 人类非要用

图表来加以说明才能理解它……哎呀！ 即使每分钟花一法郎还要用

整整 １０００ 年才能花得完！ 亲爱的……真无法想象， 我马上就要成为

有 ５ 亿法郎的财富了！”
“５ 亿！” 马塞尔被这个数字触动了， 他沉吟了一下， “我想起来

了， 你应该把它捐给我们的国家去偿还国债！ 我们要赔给普鲁士 ５０
亿呢！ ……”

“不行！ 你可别对爸爸说这些！ ……” 奥克塔夫惊恐地叫道，

·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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